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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真实的梦中的梦

穆香棣想到这些，于是，他就打算

假高深地完全用心理学术语来讲解。

果然，一会儿，他的和他关系暧昧

的她就根本提不出什么问题了，也就更

谈不上插什么嘴了，她只有在那里扭着

她的蜂腰晃着她的隆屁股在那里用嘴啃

自己的手指甲，还啃得嘎嘎嘎嘎地响，

让他感到她是个人还是个鬼？

穆香棣又想起（梦里也会想？真他

妈的怪事情！）有一次他们两出远差乘

船到丰都住宿的那个晚上，半夜三更，

梆子还在敲得梆梆梆地响（那地方当时

还敲梆子！），她就莫名其妙地吓得哭

哭啼啼披头散发地冲到自己的房间里来

了。丰都那个全中国都知道的《封神演

义》里鬼城的地方，谁会去出差呢？新

闻部文艺组理论小组拍政治处的马屁，

于是，就从我们文艺组采访组借调人去

外调，外调什么，外调一个那里的从劳

改农场才解放出来的老右派，还不不见

鬼也要去见鬼了！

那倒是好，那晚上他倒是真的见了

她原来是个鬼了！

平时道貌岸然的理论小组组长Ｘ姓

女士，那天晚上竟然脱得象条立起来的

白皮猪儿一样！难怪她的丈夫说她是个

横草不拿竖草不拈成天在家里只知道喷

香水照镜子的懒虫，她真的是长得细皮

嫩肉白里透红的象条白皮猪儿。他是那

么地甜蜜地在房间里云里雾里地和她搞

将起来！从床上滚到楼板上，从楼板上

滚到板凳上，从板凳上又滚到桌子上，

哎呀，简直不摆了！那个当年穷乡僻壤

的长江边边的小县城里，虽说只是一栋

两楼一底的县委招待所，一栋捆绑木头

房子，但是，他们那搞得个楼板上、床

上、板凳上、桌子上到处都是叽叽嘎嘎

不绝于耳之声，却是永久地留在了穆香

棣内心的快乐记忆库里了。

过程中，两人都几乎是异口同声地

说：

“没有想到我们两人原来是那么地

般配，而且这种事情搞起竟然是如此地

甜蜜而又疯狂，简直让人快乐得象神

仙！”

那晚上，他们一直折腾到了天亮鸡

叫。

后来，他们俩就在那里白天黑夜地

连续折腾了四天。再后来，她就说，其

实，打从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就巴不

得哪天要让他Ｘ她。又说真没有想到你

这样的一个看起来是那么文邹邹的清瘦

书生，下面那玩意儿竟然还有那么大那

么孔武阳刚那么让老娘晕忽忽腾云驾雾

般地舒服，狗日你一插就差不多插到了

老娘的肚脐眼那里去了！进去都二三个

小时竟然在里面还越发象根蛇一样折腾

得更厉害，你在床上、楼板上、板登儿

上、桌子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什么四条腿

儿、六条腿儿、八条腿儿前头后头上头

下头的明明堂，我家老Ｘ恐怕是做梦都

想不出来！你是到哪里去跟哪些社会

上的坏人学的？我家老Ｘ却是简直和你

正好相反，外表是那么的虎背猿腰伟岸

身躯，可是他的雀儿却还真的只是只雀

儿，又小又软塌塌的，有些时候还没有

进去就漏汤滴水的泻了出来，就是进去

了，最厉害的时候还没有你的那玩意儿

插得一半那么深，老子怎么使劲夹都夹

不住，越夹它越软，几分钟就

缩回去了！看样子是在机

关党委里成天看文件

把他看傻了，哪象

你那样成天活蹦

乱 跳 的 满 城 乱

蹿，就象只自

由自在的火公

鸡！

一天的差

事竟然拖了四

天 ！ 回 去 竟 然

找借口说是老右

派在劳改农场暗无

天日地关得不会说现

在人的话了，要打长途

电话去找农场党组织逐字逐句

地翻译他的关键词汇。

“深点儿！深点儿！伸--你这个冤

家--”她说。

 “紧点儿！紧点儿！劲--你把我吞

进去啊--”他说。 

那四天里两人搂在一团耳鬓厮磨的

声音好象现在都还在耳边回响缠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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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那些，他心里开始有点洋洋自

得起来，心想在小女人面前有时就得拿

点架子。

但这下却苦了另一些人，他们的眼

里流露出困惑不解的样子，这时，他开

始向他们概略地讲解弗氏关于梦的“记

忆增强”（HYPERMNESIC）的意义，

他谈到：

“梦具有自己的记忆，而这些记忆

在清醒状态下是不可理解的……”

这时，他们好像更加听不懂了，于

是他给他们讲述了一个他自己真实的

梦，他讲到：

“有一天，仍在这间屋子里，我在

沙发上睡着了，于是恍恍惚惚地进入了

梦境，仍是在这间屋里，仍是你们这帮

子人，你们知道吗？其所以今天我要点

名叫你们这帮子人来听我讲这个梦，原

因就是我要验证一下那天究竟我是不是

在做梦？或者说是我们现在究竟是不是

大家都在梦里。

现在，又回到那天的梦里去吧。

在那个梦里，这间屋子里朝北的窗

户和朝南的窗户之间上拉了一根凉衣服

的绳子，有人端来了一大盆漂洗得干干

净净的湿漉漉的白布，刚好有一匹布那

样宽，我站在盆子边，我母亲

就叫我把白布往绳子上

凉，于是我就开始往

绳子上凉那白布，

一头已经挂在了

绳 子 上 ， 另 一

头仍在那盆子

里，于是我就

用手去提盆子

里的白布，并

把凉上去的白

布的那头拉下

来扯齐。　　然

而 奇 怪 的 是 ， 盆

里的白布却是越提越

多，往绳子上凉的白布

也永远凉不完……

我一看就急眼了！拼命很快地从盆

子里向外提白布，然而就是怎么提也是

也提不完，拼命往绳子上凉白布，似乎

永远也凉不够。这时我抬头看，才发现

这间昏暗的我父亲临去世前最后睡过的

屋子竟然变得愈来愈大和愈来愈空旷，

而脚下的盆子也变得愈来愈深而且大

了，似乎就像一口无底的水井，井里就

象石油喷井那样无体止地向外喷吐着白

布，而且最怪的是凉白布的绳子也变得

愈来愈高……

长长的白布在这空旷的房间里飘来

荡去，像西藏人奉献给佛主的哈达. 又

象汉人祭奠亡人的坟上的招魂幡。

“ 哈 ！ 哈 ！ 哈 ！ …… 好 ！ 好 ！

好 ！ …… 哈 ！ ！ ！ …… 跪 下 ！ 跪

下！……”

“ 好 ！ 好 ！ 好 ！ …… 哈 ！ 哈 ！

哈！……好！！！……跪下！按规矩

来！……”

“………”

屋子靠墙四周的沙发上、床上、椅

子上、凳子上到处是人，这时我发现还

有我的外公、父亲、和父亲的一些已经

去世和在世的战友，老乡和友人等等

　，他们都在说：

“ 好！好！……”

他们笑得十分开心。

我徨惑了，在众多老人、长者、师

者面前，我被三百六十度包围了一圈，

他们一张张笑呵呵的脸，全冲我笑，有

嘲笑、有冷笑、有讥笑、有善意的笑、

有鼓励的笑：

“哈哈哈哈哈……”

“嘻嘻嘻嘻嘻……”

“嘿嘿嘿嘿嘿……” 

“呵呵呵呵呵……”

“哼哼哼哼哼……”

“哧哧哧哧哧……”

总之，我把那布晾得越快，他们就

笑得越历害、越起劲……。

不知过了多久，我晾那白布晾得也

累了，人也瘦了，肚子也饿了……我头

重脚轻摇摇晃晃踉踉跄跄一头栽倒在了

地上……

“晾啊！晾啊！晾！晾！……”

“晾！晾！……”

我看着他们变了脸，全都气愤地冲

着我喊叫，有几个人站起来指责我的母

亲、父亲、外公，尤其是教我小学、中

学、大学的教师们，而同时，那些在各

种场合教育过我的人也反过来指指点点

地数落着我的父母、外公。甚至，有几

个人还气愤地扑过去在父亲和外公身上

揍了几拳……

这时，我昏倒了在地。

不是累昏了，也不是饿昏了。是被

他们的吼叫声和打骂声吓昏了。醒来

时，我看见父亲和外公在捧着我的头。

“大毛！大毛！你醒了！醒醒！晾

吧！晾吧！我们祖辈都是这样晾那布

的，去晾那布吧！……”外公身着满清

时期的长衫子老泪纵横地用那古稀的四

川乡音这样说道。

“香弟呀！香弟呀！你怎么啦？怎

么啦？喝点水吧！你依了他们吧，去晾

那些白布吧，去晾！胳脯拧不过大腿，

算了吧……”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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